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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江上赛龙舟
■ 朱仲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夹江东风
堰，有“两山对峙，一水中流”的独特地
形，夹江而此得名。发源于川西北高原
的青衣江，一路奔腾咆哮来到夹江境内，
立即温驯婉约野性不再，并缓缓流入东
风堰，灌溉千亩良田，描绘出“类吴中风
物”（王士祯语）的古邑风景。青衣江水
荡起千重碧波，如青衣佳人舒卷千里长
袖，在风景秀丽的千佛岩下游，不仅描绘
出一幅壮丽的天然图画，也造就了一处
龙舟竞渡的绝佳水面。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挂菖蒲。”
这是夹江由来已久的民间习俗。但故乡
龙舟竞渡，与其他地方的内涵有所不同，
除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外，也曾用以纪
念大禹和李冰。东风堰的丹崖之上，就
有“禹迹千秋”“润泽乡民”的题刻；李冰
治水青衣江，被乡人尊为“川主神”。也
有纪念隋代太守赵昱斩蛟的说法，故乡
的龙舟会也因此叫做“龙船会”。

每年接近端午，故乡的小春收割、大
春栽插完毕，青衣江和东风堰也进入丰
水期。相对农闲的乡人，会选择青衣江
周渡口，或是东风堰较为宽阔的水面，举
行规模不等的龙舟比赛，祈求来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祈祷江上行船平安。活
动进行时，十几只或几十只龙船，飞快滑
行在玻璃似的水面上，激起阵阵洁白的
浪花，也赢得阵阵欢呼和喝彩。

南方地区赛龙舟，一般是专门制作
的木船，端午到来时搬出来参赛，平日就
束之高阁无人理会。但故乡的龙舟，大
都是平日里的生产生活用船。只有龙头
和龙尾是做好了存放在那里，比赛时再

“请”出来安装上去。岷江、青衣江、大渡
河三江汇流的乐山，船夫们驾驶着一种
叫“双飞燕”的木船，体型狭长，轻灵快
捷，是最适合选来做龙舟的。一旦选中
了哪只船用作龙舟，先要检查船身有无
毛病以作修补，并刷一遍桐油以减少与
水面的摩擦，继而在船身涂上金灿灿的
鳞甲等彩绘，以增强龙舟的文化审美。

然后搬出精心保管的高昂的龙头和高扬
的龙尾，小心安装在船上，一条用作比赛
的龙舟就完成了，望去威风凛凛，气度不
凡。

年少时，青衣江上龙舟竞渡的盛况
记忆犹新，特别是刚开始时的游江环
节。所有参赛的龙舟，一起划到参赛水
面上展示各自巧夺天工的造型，以及每
支参赛龙舟队的阵容，并给出相应的评
判，计入最后的总分。同时举行纪念先
贤的仪式：把包好的糯米粽子投入江水
中，表达对于屈原、大禹、李冰或赵昱的
崇敬之情。据说现在的夹江龙舟赛，已
经改变了许多规则和程序，省掉了游江
等环节。

去年端午到来之际，我专程回到故
乡，再次目睹了夹江龙舟竞渡的热烈场
面。其时，青衣江水蜿蜒而来，在千佛岩
下轻轻荡漾。东风堰附近的防洪大堤
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主赛场上彩旗
招展锣鼓喧天，舞狮、舞龙的精彩表演，
更将节日气氛营造得热烈非凡。

来自各地的数十只龙舟，早已泊在
水面整装待发，龙舟健儿一个个摩拳擦
掌，太阳在他们的脸膛和手臂上镀着金
光。比赛的信号弹嗖嗖地划过上空，精
彩的龙舟夺标随之隆重开始。只见装饰
精美的龙舟如蛟龙出海，在平静的河面
激起欢快的浪花。激昂的乐曲响彻江
面，阵阵皮鼓铿锵有力，鼓劲的铜锣如阵
阵号角。那高亢的龙舟号子，从一只只
龙舟上响起，振奋得赛手群情激昂热血
沸腾。在鼓声、锣声、号子声的激励下，
健儿们奋力划桨，奋勇争上，只只龙舟如
离弦之箭，健儿们青春勃发激情澎湃，在
竞赛中你争我夺奋勇争先，各自尽力冲
向终点，呈现出“千顷水面琉璃滑，百艘
龙舟竞争先”的动人场面。

青衣江两岸，观者如潮涌动，人山人
海；宽阔的江面上，健儿挥桨奋楫，百舸
争流。我们奋力挥舞缤纷的彩旗，发出
阵阵“加油，加油”的鼓劲声，山呼海啸，

此起彼伏，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正
如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所写：“鼓
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
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
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
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抡水已
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眼前的龙舟赛
场，浪花和欢呼一起绽放，号子和激情一
起迸射，希望和梦想一起出发！

抢鸭子竞赛，是夹江龙舟会必不可
少的重头戏，也是我喜欢的项目之—。
龙舟竞赛过后散开在江面，静待那激动
人心的时刻。此时，上百只鸭子们被装
进竹笼，用木船运送到江面上，然后一只
只抛向空中。鸭子们立即嘎嘎叫着，纷
纷挥动翅膀扑腾到水面，在龙舟之间拼
命寻找逃生之路。龙舟上的汉子们敲着
急促的锣鼓，划动船桨奋力击水，纷纷展
开围追堵截。身手敏捷的汉子早已站立
船头，一旦接近目标便奋力跃向鸭子。
手疾眼快之下，不少鸭子在劫难逃被生
擒在手，扇动翅膀徒劳挣扎。也有狡黠
的鸭子本能地潜入水下试图逃脱，但终
究会露出水面，再次成为争抢的目标。
一旦发现鸭子露头，龙舟上立刻欢呼声
乍起，汉子们迅速拨转船头重新“围剿”，
鸭子们再次身陷重围，最终大都难逃被
捉的命运。那些抢到鸭子的勇士们，激
情满怀地把猎物高高举起，贏来了我们
的阵阵欢呼和掌声。

据我观察，这次夹江龙舟赛，活动
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创新。不再满足于
单一的龙舟比赛，而是将相关的民俗项
目加了进来。夹江的唢呐吹奏、龙灯花
灯、高桩彩绘和纸乡秧歌等非遗项目，
在夜间巡游中逐一得到展示，使龙舟会
多姿多彩更有看头。据说巡游结束后，
还会举行东风堰放河灯活动，让广大民
众参与进来。苍茫的夜色之中，只只河
灯如星星一般顺水漂流，寄托着人们对
先贤的凭吊，承载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
期许。

■ 党元旭

一说起端午，我心头最先浮起的，竟不是粽子的
清香，也不是锣鼓的喧响，而是1979年五通桥那条
浑黄翻涌的茫溪河。是两岸密匝匝的人潮，是农村
生产队小船改成的龙舟，还有那一碗老鹰茶的醇厚、
一杯糖精凉水的甜涩。那年的龙舟赛，没有排场，没
有修饰，全是百姓自家熬出来的热闹、捧起来的狂
欢，却藏着一代人最滚烫、最质朴的乡愁。

五通桥因盐设邑、因水而盛，岷江、涌斯江、茫溪
河三水交汇，船是百姓离不了的生计。那时节，沿江
的社队和航运企业，多的是小木船，平日里运肥拉
货，是实打实的生产工具。端阳竞渡，从没有专门打
造的舟艇，更不消说如今的玻璃钢赛艇，全靠这些泡
在水里的劳作之船，临时抱佛脚，改头换面。

农历五月初五，沿江便忙活开了。汉子们把自
家的生产船从水里拖上岸，拿刷把将船舱里的污垢
冲刷干净，用粗麻布擦了又擦，直擦得露出木纹。然
后寻些红漆绿漆，胡乱刷上一通，不求均匀，只求鲜
亮。船头用竹篾彩纸扎个龙头，龙须飘飘；船尾插面
红旗，写着自家名号；船中搁一面小鼓，鼓手赤膊站
定，这便是一条龙舟了。划手都是本地农民、船工、
搬运工，没受过半日专业训练，只凭一身力气、满腔
热忱，光着膀子，挽着裤腿，往船沿一坐，就是一支队
伍。生产队小船船沿高，木桨短，吃水不足，有人便
往舱里搬些鹅卵石压舱，船是稳了，却更沉了，跑起
来愈发费劲，可谁在意呢？比赛团队有船的出船，没
船的借船，端阳一过，龙首卸了，彩旗拔了，船又回到
水里，继续运它的粪、拉它的货——船是养家的根
本，可比一时的热闹金贵。

彩船又是另一番光景。用稍大的运输船或摆渡
船改造，扎些彩布纸花，摆几张简单桌椅，慢悠悠漂
在河面“游江”，算是给龙舟赛暖场。所有的改造，都
守着一条规矩：不拆结构、不伤船身，节后立马复原，
不耽误一日生计。

那时看龙舟，没有划定的看台，更没有如今这票
那券。沿江的坡坎、码头、石滩，都是天然的座位。
端午前几天，家家户户就惦记上了，天不亮就扛着板
凳竹椅去占地方，来得迟的，只好站在高处踮脚张
望；年轻小伙干脆挽了裤脚站进浅水，河水凉浸浸漫
过脚踝，既看得清河面，又躲得开人潮；那些半大孩
子最是灵巧，三下两下爬上黄葛树，骑在粗壮的枝丫
上，抱着树干往下瞧。树影摇摇晃晃，人影密密麻
麻，倒成了最鲜活的景致。

我那时正是十几岁的少年，心早野了，不等大人
吩咐，约上几个要好的伴，一路小跑直奔河边。脚步
轻快，心里满满当当，全是端阳的龙舟。

节前的五通桥，早已热闹起来。国营饭店早已
备足了米面肉食，敞开迎接四乡八里的来客。旅馆
床位订满了，就搭临时通铺；茶馆也通宵亮着灯，等
着走累的人歇脚。普通百姓也不闲着，老人妇女早
早把瓦罐铁皮桶刷洗干净，老鹰茶熬得深褐透亮，消
夏凉水要用新打的井水，搁少许糖精，讲究的再滴几
滴薄荷香精，两分钱一杯，路人端起来咕咚咕咚一饮
而尽，干渴顿消。没有吆喝，没有争抢，一递一接间，
满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亲热。沿江的空地上，还有
耍把戏、卖跌打药的江湖人，敲着锣，喊着号，给端阳
添了几分野趣。

龙舟赛开赛前，河面须得清场。五月江水浑黄，平
日里通行的浮桥早拆了，盐船和运输船都靠了岸，几条
大的用来做临时的观礼台。一切从简，安全就好。

五月初五，天还没亮，五通桥就醒了。两岸人山
人海，说话得扯着嗓子吼。邻近县份的百姓，举着火
把赶路，火把在晨雾里闪烁，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月
光与火光交织，脚步声、说话声、火把噼啪声，汇成一
支动人的乡间晨曲。

我挤在人群里，踮起脚，目不转睛盯着河面。一
条条龙舟一字排开，彩船静静泊在岸边。锣鼓一响，
发令声落，十几条龙舟箭一般射出去，划手们喊着粗
犷有力的号子，木桨劈开浑黄的河水，溅起雪白的水
花。他们没有技巧，只有使不完的劲，胳膊上肌肉紧
绷，汗珠甩进河里。船头的鼓点密集，船尾的舵手咬
着牙掌稳方向。两岸的呐喊、助威、鼓声、桨声、水
声，震得岸边黄葛树叶簌簌往下掉。

我看得痴了，脸颊晒得通红。身边一位老人絮
絮叨叨，指着河里的船，说哪条是哪个队的，划手是
谁家的后生。年少的我已懂得，这份热闹里，藏着的
是普通人最欢喜的期盼。赛到紧要处，两条船齐头
并进，谁也不肯让谁。岸上喊哑了嗓子，水里吼红了
眼，树上的娃娃急得直晃腿，老人笑没了眼睛。比赛
没有高额的奖金，更没有什么奖杯，赢了的船队举着
一面锦旗绕河一周，接受众人的欢呼，划手们咧着
嘴，笑得称心如意；输了的也不垂头丧气，只撂下一
句话：输赢算什么？参与过，欢喜过，就足够了。

正午的太阳毒辣辣晒着，却没有一个人舍得离
开。江边耍把戏的、卖茶水的吆喝得更欢了。川剧
团和电影院场场爆满，进不去的人就席地坐在门口，
就着老鹰茶啃干粮，养足了精神等下午的赛事。

午后最热闹的是抢鸭子，几十只活鸭扑棱棱被
抛进河里，划手们纷纷跃入水中，你争我夺。谁抢到
了，高高举过头顶，水淋淋的，惹来一片叫好。那只
鸭子，就是最实在的奖品，回家炖上一锅，全家人跟
着沾光。

直到太阳偏西，龙舟赛渐渐散了。划手们扛着
桨上岸，满身疲惫，却笑得分外舒坦。两岸的人潮缓
缓退去，乡间来的再次举起火把，踏上归程。火把的
光点渐行渐远，河里的涟漪慢慢平复，只留下阵阵欢
笑声，还在夜风里飘荡。

我和同伴一路说说笑笑，手里捏着一根老冰棍，
舔一口，甜到心里。路上的人都在议论今天的赛事，
走得乏了，心里却满满当当。那时候日子紧巴，却处
处透着踏实，透着暖意。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五通桥龙舟赛，有了专
业的舟艇，有了规整的赛道，热闹还是热闹；黄葛树
依然繁茂，河水依然流淌，可当年挤在人群里的那个
少年，已经老了；生产队小船改造的简陋龙舟，节后
必须复原的规矩，成了遥远的记忆。我们再也看不
见举火把赶路的人群，再也听不到那发自肺腑的号
子，再也喝不到岩边小摊上那一碗老鹰茶了。

站在沿江的坎上，望着平静的河面，我总想起
1979年的端阳：浑黄的河水，简陋的龙舟，满山满岸的
人潮，树上的娃娃，水里的汉子，朦胧的火把……像一
部老旧的默片，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不肯停歇。

五通桥的龙舟，赛的是乡愁，划的是岁月，怀念
的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那场土得掉渣却热得烫心
的龙舟会，早已刻进我们这代人的骨血，成了一生也
化不开的乡愁。

每当端阳风起，河水荡漾，那条河、那些人、那场
热闹，那份永不褪色的乡土情怀，便又涌上心头——
那是属于五通桥的端阳，属于那个年代的端阳，更是
我们一代人，最深情难忘的人间狂欢。

最念那年龙舟赛

端午粽香  周社根 摄

端午未至，江水已暖。
清晨五点半，江面上薄雾未散，一个

身影已经蹲在岸边，用棉布蘸着桐油，一
寸一寸地擦拭龙舟的船身。他的手很糙，
指节粗大，可擦船的动作却轻得像在抚摸
婴儿的脊背。

这人就是我幺舅舅。
幺舅舅从20多岁开始划龙舟，到现

在已经参加了十多届。他每年都入选当
地的龙舟队，每年都拼了命地训练，每年
他都坚信这一次能拿冠军。可每年，冠军
都离他差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像一根刺，扎了他十几年。
但幺舅舅没有被这根刺绊住，他选择带着
它，一年又一年地划下去。他对龙舟的
爱，已渗进了骨头里。

每年赛事结束，龙舟要归仓封存。别
的队员交了船就走，只有幺舅舅留下来。
他围着龙舟打转，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像
送孩子远行的父亲，满眼不舍。

“船是有灵性的。”他说，“你用心待
它，它就能感受到。”

给龙舟抹油、修缮，许多可以来年才
做的事，幺舅舅提前就干了。别人说他
傻，他笑笑不说话，继续蹲在那里，把每条
裂缝都补上，把每处磨损都打磨平整。他
管那些磨损叫“伤疤”——龙舟的伤疤，也
是他的伤疤。

“龙舟休养好了，来年才能出好成
绩。”幺舅舅说这话时，眼神笃定得像在发

誓。可下一句他又说：“即便来年依然拿
不了冠军，那也要把它养好。”

这话让我心里一酸。一个人要有多
大的热爱，才能在一再的失败面前，依然
保持着最初的那份认真？

有一年，是幺舅舅离冠军最近的一
次。

终点就在眼前，两条船几乎并排冲
线，两岸的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幺舅舅
的桨插进水里，再拔出来，再插进去，手臂
上的青筋暴起，嗓子已经喊不出声，只有
胸腔里像有一面鼓在擂。

冲线之后，成绩出来，比第一名差了
零点几秒。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幺舅舅的失落，他
坐在船头，久久没有起身。他的队友们把
桨重重摔在地上，有人红了眼眶，有人骂
了一句“不练了”。

可那天傍晚，当所有人都散去，我又
看见幺舅舅提着一桶桐油，蹲在龙舟旁
边。他的手有些抖，大概是因为白天的比
赛耗尽了力气，但他擦得比以往更慢、更
仔细。

“比赛可以输，但人的精气神不能丢。”
他说这话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那条船，

“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得有人守着。尽
心训练、全力比赛，就是最好的守护。”

后来我渐渐明白，幺舅舅划的哪里是
龙舟，他划的是人生。

龙舟赛每年都进行，就像日子每天都

要过。不会因为你去年输了，今年就让你
赢；也不会因为你训练刻苦，冠军就理所
应当是你的。生活也是这样，不会因为你
努力了，就事事如意。

幺舅舅用经历教会我一件事：结果从
来不是全部。

他每年都训练，是因为他享受在水上
奋力向前的每一桨；他每次都给龙舟抹油
修伤，是因为他尊重陪伴他的老伙计；他
从不因失败而敷衍下一次出发，是因为他
知道，人可以输掉比赛，但不能输掉面对
比赛的态度。

“划龙舟如此，工作如此，做人也是如
此。”幺舅舅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教他儿子
握桨，“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生活并非天
天快乐，但向上追求的精气神要永远保
持。”

现在，每到端午临近，幺舅舅身后多
了一个小尾巴。他儿子跟着他上龙舟，从
在岸边看训练，到坐在船尾学划桨，再到
如今能跟着鼓点发力。父子俩的呐喊声
混在一起，一个浑厚，一个清亮，在江面上
传得很远。

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不会记得幺舅舅
的名字，不会记得那条总是差一点点的龙
舟队。但我一定会记得，有一个男人，用
十几年从未间断的坚持，告诉我一个朴素
的道理：

冠军只有一个，但所有向上的人都值
得掌声。

龙舟不语，鼓点不灭
■ 杨力

包粽子、吃咸鸭蛋、看龙舟赛、沐百草汤……当
石榴花开满故乡山野的时候，端午佳节就悄然而至
了。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沉浸在川西南特有的
端午民俗中，尽情享受着幸福而快乐的美好时光。

记得本世纪初，二十多岁的我当时正在谈恋
爱。因为我和女友都是本地人，端午佳节来临，我自
然要按照本地习俗，去女友家“送节”，并陪女友闲
玩。

“端午送节，宜早不宜迟。”遵照传统，端午节
前夕，我和父母着手包粽子、煮咸鸭蛋，从集市上
买回高粱白酒和茶食等，提前把去女友家送节的
礼物准备妥当。节前一天，我早早地起床，精心梳
洗打扮后，穿上新衣、新裤、新鞋，在父母的帮助
下，将两百个粽子、两百个咸鸭蛋、四瓶高粱白酒、
四份茶食，以及父亲刚从村头买回的四块新鲜腿
精肉，或装进背篓，或放在两个手提袋中，准备出
发。

公共汽车驶来时，我既背又提，将礼物全部带
上车，高高兴兴地向住在临镇的女友家进发。

女友的家离我家有三十来公里路程。一个小时
后，车门开启，我或背或提礼物下车，女友已在公
路旁等候。简单几句表达相思之苦后，我们或背或
提，共同把礼物送到女友家。

得知我前来“送节”，女友父母笑容满面，已在
院坝等候多时。住在附近的女友的伯伯和一个叔
叔及其家人也闻讯来凑热闹。我连水都没来得及
喝上一口，女友淘气的弟弟、妹妹，以及她的堂弟、
堂妹就跑来向我索要零食。在得到糖果、瓜子、饼
干等零食后，他们便疯玩去了。作为晚辈，我和女
友向长辈们逐个祝“端午安康”，并得到长辈们的
回敬……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人人脸上充满
阳光。

根据传统习俗，长辈指导我和女友将带来的礼
物，按女友家八十个粽子、八十个咸鸭蛋、两块肉、
两瓶酒、两份茶食，女友的伯伯和叔叔每家各六十
个粽子、六十个咸鸭蛋、一块肉、一瓶酒、一份茶食
进行分配，并当场送交。

中午，大家都在女友家就餐。午餐除回锅肉、炖
蹄膀、酸菜鱼、时令蔬菜等丰盛菜肴外，还摆放了
粽子、咸鸭蛋和雄黄酒等端午节必吃的食物。大吃
小酌，高谈阔论，现场气氛热烈，令人回味无穷

根据习俗，当天下午，我就将女友接回家。临别
时，女友母亲赠给我精心准备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把
扇子，女友的伯母、叔母则分别赠给我一条薄长裤和
一双凉皮鞋。道谢后，我们就坐上返回家的公共汽
车。

第二天，也即端午节那天的清晨，我就和女友
沐浴着朝阳，到我家所在的集镇去赶集和看龙舟
赛、抢鸭赛……

来到集镇，各条街道早已摆满物资，旮旯角落
都挤满了人。衣鞋摊区，商家把各式衬衣、裤子、裙
子等服饰挂在店面外的架子上，并把皮鞋、凉鞋、
布鞋等各类鞋子摆满摊位；饰品摊区，铁架上、行
道树的枝条上都悬满绣着“平安”“安康”等字样的
各种颜色和款式的香囊，摊位上还摆满扇子、玉石
类饰品等物件；饮食摊区，店主除经营日常的豆花
饭、豆腐脑和炒菜、烧菜外，还经营粽子、咸鸭蛋等
端午节特有的食品；草药摊区，不少药农在叫卖艾
蒿和菖蒲等祛邪除毒的草药，并出售分成小包的
雄黄粉。而在不远处黄葛树下的茶馆里，老人们三
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就着清香的茶水谈论国事
家事，欢笑声交织，汇成集镇特有的氛围。

我和女友在街上吃了豆腐脑后，就沿街闲逛。
在逛街过程中，我特意为她挑选了一件精致的连
衣裙和一双凉皮鞋，还为她购买了避邪的艾草香
囊，以及用于装饰的玉石小饰品。

约莫九点半，我们跟随人群到镇郊的溪河畔去
看龙舟赛和抢鸭赛。来到河边，在长数公里、宽数
百米的溪河两岸，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我和女友好
不容易才挤到一个较高的观赏点。抬眼一望，在上
游的几棵大榕树下，十余艘龙舟如蛟龙蛰伏，舟身
绘满朱红鳞片与白色云纹，舟首龙头高昂，神气十
足，用苎麻染红的龙须在微风中摆动，气势十分雄
壮。另一处，数十个鸭笼码放在一起，鸭子们呱呱
呱的叫声传到了河对面。

十点钟，龙舟赛正式开始。随着一声铜锣响，鼓
点如骤雨砸落，鸣如春雷。十余艘龙舟如离弦的
箭，轻快地向下游驶去。另一边，抢鸭赛也全面开
始，数百只鸭子被工作人员扔到河面，训练有素的
游泳爱好者扑通扑通跳下水，争抢满河飞跑的鸭
子，人跃鸭飞，场面热闹壮观。

舟上的水手奋力划桨，齐声呐喊，惊山应水。龙
舟宛如蛟龙，劈波斩浪，快如闪电。岸上、水中人声
鼎沸，助威声、呐喊声、锣鼓声汇成一片，响声震
天。忽然，一艘龙舟冲刺撞线，其他龙舟也步步紧
逼，水手们振臂高呼，船头鞭炮骤响。另一边，游泳
爱好者在水里腾挪跳跃，拼命地追抢鸭子，不一会
儿，大家双手就各拎了一把鸭头，欢呼声回响在山
水间……

十一点左右，龙舟赛、抢鸭赛结束。此时，天气
热不可耐，我和女友无心再闲逛，就乘坐公共汽车
返回离镇仅三公里的家。父母已做好午饭，同亲友
等着我们共进午餐。大家共品粽子、咸鸭蛋以及其
他佳肴，喝酒、聊天，尽情享受着佳节带来的幸福，
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今，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当年的女友早已
成为我的妻子。端午佳节的传统习俗，既让我们领
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见证了我
们青涩情愫的升温，最终携手相守成了一家人，成
为心底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端午情悠悠
■ 叶启云


